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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徐矿，我感受最深的是，听到

了许多新鲜的“徐矿故事”。它比我过

去在上海听到的更真切、更感人。我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下到

几百米深的井下巷道，登临耸入云天

的热电厂塔楼，走进光伏板成片的新

能源基地，乘舟荡漾在采煤塌陷地改

造的国家级湿地湖面……每到一处，

我都仿佛听到新时代的《大风歌》在唱

响，徐矿人唱着它，歌声融合在机器转

动的隆隆声响中，回荡在徐州广袤的

大地上。

在徐矿采风，我感到每个干部职

工都能对自己企业悠久的历史娓娓道

来，又深感自豪。自1882年10月胡恩

燮受命开办徐州利国矿务总局开始，

徐矿已有140多年的煤炭开采史，是

中国民族工业的启蒙，也是中国煤炭

企业改革的先锋。一路走来，无论春

夏秋冬、风霜雨雪，这里的地下巷道

一直在延伸，采煤生产始终没有停

止。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徐矿”为社

会提供煤炭已超过10亿吨，多么了

不起呀！

然而，随着徐州本部资源的日趋

枯竭，“徐矿”经历着越来越剧烈的阵

痛：本部17座煤矿中已有16座相继关

闭，数以万计的职工被迫离开徐州外

出创业。徐矿先后在陕西、甘肃、新疆

等地建立了自己新的煤矿、电厂、煤化

工企业，实现了产业转型转移。

在采风过程中，我还了解到，“徐

矿”面对资源枯竭型企业的转型困境，

坚持高质量发展，创出了煤炭老工业

基地转型、关闭矿井重生、衰老矿区生

态修复“三大样本”，闯出了一条资源

枯竭型企业转型重生的新路。“徐矿”

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坚持“走出去”创

业，在国内外布局建设“六大基地”，实

现了传统产业全面优化升级；与此同

时，积极拓展油气和光、风、氢、储等新

能源及非煤矿产资源，打造现代化能

源集团。面对采煤造成的土地塌陷的

严峻现实，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0.77

亿元，配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采煤塌

陷地22.4万亩，相继建成潘安湖、安国

湖、九里湖等国家生态湿地公园。

刘邦是土生土长的徐州人，他

的《大风歌》虽然只有三句：“大风起

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可是它的豪迈气势

令人折服。

徐矿集团所属企业里有个“科技

小巨人”——江苏威拉里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保林告诉我：“我

们的‘威’字，就取自《大风歌》。”

八年前，“徐矿”探索往新兴产业

转型，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一座

废弃厂房里，创办了威拉里公司。他

们立志要在新材料领域内干出一番名

堂来。可惜他们没经验，谁都没有想

到，这个领域“吃钱”那么厉害，几年中

不断往“研发池”里投钱，竟然亏损

2800多万元，市场却迟迟没能打开，

最后，连发工资都成了一件难事。

就在“威拉里”快要撑不下去的当

口，集团公司领导来公司专题调研，充

分肯定了这些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再

次重申集团公司对“威拉里”大胆探索

的支持，还用“三个聚焦”为年轻人指

明了“突围”方向——聚焦产品、聚焦

市场、聚焦技术研发。

方向明晰了，但“聚焦之路”怎么

走？摆在“威拉里”面前的难题还有不

少。蒋保林和他的团队成员们百折不

挠，依然血气方刚，组织公司领导班子

立下军令状：“不救活企业，就不拿工

资！”在这破釜沉舟的誓言面前，有人

感到没有希望要走，蒋保林苦言挽留

也没能留住，三十多人的团队最后剩

下十八人。面临绝境，这“十八罗汉”

决心与公司一起，背水一战。他们按

照集团领导的意见，把主攻方向定为：

聚焦“高精尖”，只做国内市场当下紧

缺、客户国产化需求高的产品。

后来的事实证明，威拉里公司这

条“突围之路”走对了！它们的模具钢

粉末，以强度超国外同类产品5%的优

异品质，一举在市场打响品牌，扭转困

局，公司从此迈上高质量发展的良性

轨道。“威拉里公司”先后被授予全国

“科改示范企业”、全国专精特新“小巨

人”称号，研发生产的金属粉末产量、

销量逐年提高，生产金属粉末的高端

智能装备及关键零部件自主化率

100%，终于从濒临倒闭的黑暗中走出

来，跨入了光辉灿烂的世界先进水平

行列！一个传统的煤炭企业，能够发

展高科技产业，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

这次来徐州采风，我还认识了一

位朋友，他是张双楼煤矿采煤工人的

领头人——张建华。他曾是一名普通

工人，在井下干过许多年。他是工人

中成长起来的干部。

几十年来，我看惯了上海大都市

的璀璨灯火。那都是全国各地援沪的

能源点亮的。能源中，徐州煤炭历年

来占有重要份额。这次去徐矿集团的

张双楼煤矿，我就想看看这煤是从哪

里挖出来的，是经过哪些轨道运出来

的，甚至还想到地下采煤工作面去，摸

一摸刚采的煤炭，其表面究竟是温热

的，还是冰凉的。

但飞速下沉五百米，来到井下巷

道后，既没听到采煤机的声音，也没闻

到煤炭的气味，更不要说摸到煤的温

热了。听随行的行家介绍，现在张双

楼矿“是矿不像矿，釆煤不见煤”，我就

表示，这一点真的很难理解。

这时，张双楼煤矿党委书记张

建华走过来，对我说：“您是从上海

来的吧？您大概只在电影里见过采

煤。来，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矿的采

掘现场。”

说着，他就把我带到矿调度指挥

中心的一个工位前，指着电脑和正在

岗位上移动鼠标的一位年轻技术员，

对我说：“你看，这电脑屏幕上，就是地

下采煤现场。现在我们穿着西装，就

可以坐在这里远程遥控机器挖煤。”

我承认，在这短短一分钟里，我

对煤矿的固有印象一下子被完全刷

新了。

接着，我又乘坐罐笼来到井下的

巷道参观，这里不见被煤染黑的铁轨，

也不见被煤染黑的矿车。生产煤炭在

哪里呢？原来，井下、地面自有专门的

密闭运输通道，煤炭们唱着轰隆隆的

长歌，从我看不见的井口升到地面，然

后乘坐火车去了它发热发光的地方。

这次在矿上采风，我既遗憾，又惊

喜。为不能摸到刚采到的煤而遗憾，

又为巷道明亮干净、一改旧模样而惊

喜。出井后，我眼前一亮：我尝到了矿

工兄弟升井后补充能量的免费营养

餐，坐上他们免费理发时坐的躺椅，走

进他们进修学习的职工书屋、心理辅

导室……我心中的遗憾在消散，惊喜

在升腾。

整个上午，张建华一直陪在我们

身边，给我们做现场解说。我起始以

为，他会大讲特讲自己矿率先建成首

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建成“国家首

批智能化示范煤矿”的“大事”，却没想

到，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了下面这

段话——

“作为徐矿集团一个基层单位的

党委书记，我知道自己要抓的事情很

多。但这些年我花力气最多的，是抓

好两件涉及民生的‘小事’，一个是食

堂，一个是理发室。集团领导反复强

调：抓好这两件事，是党委书记的基本

功，做不好这两件事，就没有资格担任

党委书记。”

新时代的《大风歌》，从千米深的

矿井，唱到鹏飞万里的高空；从亿万年

前的古老煤层，唱到明星闪烁的高科

技企业。“徐矿人”齐声高唱《大风歌》，

是不是也属于“千古绝唱”？你可以去

问大风，问飞云，问那些“威加海内的

猛士”！

唱响新时代的《大风歌》
彭瑞高

在煤的手掌里
冉 军

划出一道煤的彩虹

从女皇故里到五省通衢

从利州到徐州，奔赴古彭大地

心情，随“复兴号”高铁

飞

奔

1882年10月的一个清晨，

胡恩燮

在徐州利国放飞一只煤鸟

羽翼舒展工业的阳光

洒向百里煤海，井架

直指苍穹。一个个矿工汉子

如煤粒般闪亮，温暖城市的

心

矗立在二十一世纪的风口，

徐矿

卸下沉沉的煤荷，向着远方的

黄金塔

启动煤的“复兴号”，祥云高罩

暖风徐徐，高楼林立

灯火璀璨，放飞一只只

煤鸟，新疆、陕西、甘肃

嘹亮的煤音飘向四方

黄淮大地，采煤塌陷区蜕变成

群鸟翱翔的仙人湖

关闭矿井的工业广场上

拔地而起绿色靓丽的发电厂

阳光被光伏敛聚，鱼儿

在湖中嘻戏，花草茂盛

淮海大数据中心，数据

在新时代划出

道道闪电，掀起阵阵波浪

威拉里公司的“十八罗汉”，

微小粉末

酷似煤最初的模样，释放

煤亿万年的潜能，打造

世界增材制造的新支点

徐矿，飞越三个世纪

挟历史的风，携时光的云

壮工业的胆，挺直煤的身板

绿巨人般站立在汉楚大地

风驰电掣的身影，划出一道

煤的彩虹

在煤的手掌建一座电厂

昔日煤矿的工业广场，是煤的

手掌。煤已采尽，牧场他移

手掌翻动，兴建一座新的电厂

洁净的能源仍与大地的脐带

紧紧相连。电流飞驰

穿梭于工业的庞大之躯

绯红了城市的容颜。光伏板

大面积铺展，在池塘的廊道

在水面，在宽泛的空地，

在办公楼

的墙壁，在光充一体的车棚

被太阳的千手抚摸，神圣的暗示

深藏于心

不远处的

另一个兄弟电厂，更是神勇

把城市80%的污泥点化成金，

融入

机器，融入城市的肌体

大地缄默，守口如瓶

互联网从一个精致的窗口，向外

发布有关煤的现代消息

坐上“电梯”下矿井

走，下井去

无需步行，无需顾及路程

遥远，有现代工具

静静地等候你

坐上“电梯”

——矿工称作“罐笼”，从现代

垂直向下，向下

直达远古的煤的故乡

来一次穿越。穿过地层

数百米，已经煤化的

动物、植物在四周凝固了目光

有强烈的声啸在四周响起

那是大地的惊叹

你必须张大嘴，与之

响应

到了，到了，“电梯”停稳

打开门子，你便进入了

煤乡的村口，原来这里

灯火通明，黑暗中的煤

远远地欢迎你

5G传递到地心

5G，现代通讯

是谁大胆的构想和设计

让5G传递到地心

传递到煤层的腹部

带上防爆手机，在井巷

在掘进头，在综采面

随意打开手机，电话

视频，与地面的朋友

说点有关煤的话题

与妻女或孙儿来一次

面对面的亲热话语

在地心全副武装，面庞白净

手指“遥控”机器运转，和地面的体面

相差无几。朋友笑了

妻女笑了，孙儿笑得更甜

笑得如煤花般灿烂

矿井下的机器人

在矿井的硐室里，在成排的仪表前

一个小家伙来回走动

注视仪表的指针和数据

不慌不忙地向地面传输

最初设想的人定是个天才

最初实施的人肯定是胆大

心细的煤中智者。矿井下的

机器人，替代了人的

劳作和奔忙，远离了

黑中的黑和暗中的伤害

一个方向正在井下延伸

从硐室到井底车场，从掘进碛头

到综采工作面，光明

就在前方

臆 想

在煤矿，一袭现代的风

拂去煤浑身的黑尘

煤，亮出靓丽的容颜

这是它洁净的本相

无尘的管道间

走出一位红衣女子，清秀的

相貌，与煤交相辉映

她可是煤的女儿呀！

一日清晨，一个从煤中

走出的男子，气宇轩昂

在巨幅显示屏前，手指触动

按纽，工厂生腾

活跃了城市的空气

还有奔跑的汽车

一双张开的大翅，在徐矿

上空，在复兴号动车之上

展翅飞翔

粉末之道

高温合金粉末、钛合金粉末

模具钢粉末、铝合金粉末……

这些粉末，知道自己肩上扛着

未来

性格大都坚韧，内心不怕挫败

被废弃的边角余料，另有重用

被时间淘洗过的重金属

经得起新时代再创造

“英雄不问出处”

不必追问一粒粉末的来历

如同不必追问乔木的种子，

怎样参天

在威拉里，每一粒粉末

都是新工业文明的一部分

能上天，能潜海，能着陆，

能保家卫国

粉末的道，不在于来路

在于行走的过程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用粉身碎骨都不怕的精神

铺垫出的道路，无可限量，

且长远

威拉里的粉末不追求永恒

只创新，只界定，只命名，只引领

“道，亦有道”

威拉里的粉末，从自身塑造

一条道

是“道”本身的道

在太空，在陆地，在海上

在科技，在国防，在大国重器

无漏洞不能填补，无裂痕

不能缝合

无形象不能塑造

威拉里的粉末之道

是星辰大海往来的通道

也是未来的时光通道

威拉里的新材料

这种“新”

并非“旧”的对立面

是智能化、数字化的集成体

是小而美，是高精尖

是无限接近未来的代言体

这种“新”

并不用来形容什么，也不用来

赞美什么

只用来主导名词身后的动词

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只负责生发蓬勃的希望

只负责造就天地之间的奇迹

这种“新”

很小，小到事物链的最末端

只能用“惊讶”去把控

很大，大到触摸宇宙的心跳

只能用“感叹”去丈量

威拉里的新材料

是时间之外的另一个名字

踏着时代行走的先锋

隐去了物质本身的生命

贡献了工业文明渴望的光芒

由粉末构成的事物

以根为起点的事物

向上，向外，向阳光处生长

生长的过程，有土壤呵护

有阳光、有水分的喂养

像母亲怀抱里的孩子

有依有靠有吃有穿。长大后

或枝繁叶茂，或硕果累累

可就是飞不到天上，也入不得

海下

由粉末构成的事物

被时间反复研磨

向自由、向创新、向虚拟生长

原本就轻若尘埃

无所谓谁来呵护，无所谓

有无滋养

自己的路，自己寻找脚步

自己的梦，自己生成翅膀

粉末的起点，有毛发般精细的

思维

也有飞龙的鳞片心

只消一块3D阵地，就能运筹帷幄

以点阵结构，自行排兵布阵

涡轮盘模型、多管模型、

航空发动机模型

无一不以点代面、代体、代幻想

由粉末构成的事物

极具倔强性

也极具抗拉强度，和延伸的本领

由粉末成就的形象，一经华丽

转身

不是飞入太空，就是深入大海

或者无处不在

十八位矿工轶事

威拉里

多像一个外来者的名号

从表面上看，任谁

也无法从中找出“煤”的元素

我委实不敢相信

如此高尖端的新材料阵地

与七年前，煤炭资源枯竭的煤矿

——有关

与当年换赛道的十八位煤矿工人

——有关

创新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

就会萌发无限潜能，无需

前因后果

十八位矿工的智慧

形成专精新的“小巨人”的力量

他们从微小的粉末出发

以3D的风格，经历过

航空、航天、国防、大国重器

也经历过生物医疗领域

直到，抵达世界制造的新支点

他们做的事情，惊动了天地

他们创下的奇迹

就连红红火火的煤，也惊叹不已

挂满墙壁的各项发明专利标牌

像威拉里坚不可摧的铠甲

排成排、列成列的荣誉奖牌

像威拉里生命的光环，金光闪烁

当年的十八位普通矿工

如今的威拉里“十八罗汉”精英

传奇的事物，不需要推理

只需要适应，接受，和迎头赶上

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此，有了一部分题解

威
拉
里
的
粉
末
，有
道

邵

悦

郭家河煤业公司

新疆天山矿业公司


